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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岁 的 张
烟 雨 已 经 有 了 退
休工资，社保账户
每月 4000 多元，这
笔 钱 至 今 没 有 动
过，她知道，只要
花了一分钱，就会
暴露行踪⋯⋯

■为了不被发
现，张烟雨连自己
的 亲 姐 都 没 有 联
系，亲戚朋友更是
断个干净。

■ 85 岁 的 老
母 想 从 成 都 投 奔
她：“你来接我吧。”
被她一口拒绝：“我
哪敢来嘛。”

坐在临时询问室里的张烟雨（化名）没有悔恨流泪，没有被
抓后的紧张不安，相反，她似乎料到了终有这么一天，表情是尘
埃落定后的空虚和茫然。

“巴不得你们抓到我，大家都晓得我一无所有，只有命一条。”
“我啥都不想，平平淡淡养老就行了。”
“差的钱太多了，记不清楚，随便他们（记者注：债权人）吧。”
“我态度好得很，你们总不可能关我终生监禁嘛。”
一副“身无分文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的样子。与被

抓时挑染烫发、戴项链金手镯，穿着打扮光鲜截然相反
的是，她的居住地是一个老破旧房子，在一个通铺麻将
室的二楼，从外面看，根本无从知晓如何上楼，只有穿
过麻将室，掀开一个布帘才会出现一个斑驳的楼梯，
顺着楼梯上去，就是张烟雨住了10年的“家”。

“家”里两个房间，张烟雨和母亲各住一间。房
间里除了床和柜子，几乎没有其他空间。租房合
同显示这里每月租金700元。

在执行法官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张烟
雨似乎才慢慢陷入回忆中，用她自己的
话讲，10多年没有想这些事情了，也没有
跟任何人说过。

询问结束后，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
张烟雨，还原了她逃避执行10年的
经历和心路历程。

“我以前在银行工作，1996 年就离
开了，然后开公司想赚钱。哪想到后
来陆陆续续亏钱，我到处去借，也有人
经朋友介绍主动送钱给我，希望我给
他们赚高利息。”张烟雨说，当时和借
钱的人都签了合同，约定了几分利。
有一个叫周某的人借给她几百万元，
还有一个叫王某的人借给她 100 多万
元，其他的都是小额，太多，记不清楚
了。在亲戚里面，亲姐和表姐借给她
的钱最多。

公司做不走的时候，也是拆东墙
补西墙，借东家还西家。慢慢的，很多
债主找到家里，要她还钱。有一个叫
刘某的债主，找来讨债公司的人上门
讨债。“把我堵在家里不让走，他们一
来就是几天，最后是我妈报的警，他

们才走。”张烟雨说，对于找人上门追杀
的事情，她感到很可怕，对方来了几次
后，她就萌生了离开成都，外逃躲债的
想法。

既然要躲债，就要切断和外界的一
切联系，张烟雨是个果断的人，她迅速
切断了移动电话和其他联系方式，离开
了成都，至于自己去了哪里，她谁也没
有告诉。

因为没有钱，她只能租住在重庆偏
僻的老旧房子里面，不过老旧房子也便
于藏身。张烟雨说，刚去重庆的时候，曾
经在一家超市打过工，零零碎碎干了几
个月，后来感觉不适合自己，就没去了。

曾经也想过还钱，可是自己欠钱
太多，无法还清，渐渐地也不去想还钱
的事情。

面

欠钱太多 外逃躲债

A

与张烟雨案件打交道多年，很多法
官感觉她警惕性高，反侦查能力强。这
么多年在外，硬是没有使用自己的身
份，让人无法通过高科技手段查到她的
下落。

没有收入来源，不使用自己的身份
证，张烟雨是靠什么生活和社交呢？谁
在帮助她呢？

“我以前在银行，就晓得这种情况
不能使用自己的名字，我不能有账户，
一点都不能在账户上，要被查封。”对于
这一点，张烟雨非常清醒。她表示，目
前使用的手机是自己的，为了不暴露身
份，电话卡和微信是用重庆朋友卢某妈
妈的身份证申请的，为了购物方便，微
信还绑定了卢妈妈的银行卡，卡里的钱
是张烟雨的。“我大手大脚惯了，2020 年
至今每月消费一两万元，不绑卡的话，
消费额度受限了。”

此外，张母的微信号虽然是老人在
使用，但张烟雨承认，只要涉及到网上

消费，一律都是她在使用：“老年人又用
不来。”

“我妈有退休工资，她取了钱就给
我，实际上是她在养我。”张烟雨眼神
黯然。

证据显示，2011 年，张烟雨在省内
其他法院涉及案件，法院将她位于温江
的房子拍卖，除了还款，还有 100 多万元
余款通过张烟雨授权的方式，由张母代
领。然而这笔钱没有用于归还其他人
欠款。另外，张烟雨曾将名下股份通过
手机证券的形式卖出，并将成交金额近
40万元转移至其母亲名下账户。

“我在银行待过，知道流程⋯⋯喊
我妈给我提现金⋯⋯我用了。”张烟雨
显然很不想承认这两笔钱的去向，她在
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像挤牙膏一样，一边
思考一边蹦出几个字，继续问的时候，
她又说几个字。“我要生活得嘛，这 100
多万元都用于个人消费，还有赌博了
⋯⋯我只能用现金。”

面

除了母亲 其他关系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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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烟雨有一个亲
姐 姐 ，因 为 欠 债 的 原

因 ，两 人 早 就 不 来 往
了。她曾经结婚又离婚，

没有小孩，前夫也没有了
联系。为了躲债，家里的亲

戚朋友同学断了个干干净净。
“我大约是 2014 年左右

来 的 重 庆 ，之 前 去 过 其 他 城
市。”之所以选择定居在重庆，她

说主要想到重庆近，回家以及照
顾妈妈方便。

“我在重庆举目无亲，生活非常
恼火，在这里也没有知心朋友，我不

可能告诉别人我的情况，也没有人知
道我的底细。在这里租住了近10年，现

在楼下麻将馆的麻友就是朋友，大家相
处融洽，平时我会请他们小聚用以维护关

系。”在张烟雨被抓捕的现场，法官一把抓住
她的胳膊，另一个女法警上前来抓她另一个

胳膊的时候，她没有反抗，只有一个要求：“不
要把我架进去，大家都认识我，关系都挺好的。”

张烟雨称，在这个巷子里，可以几天不出门，
中午起床，下午和晚上打麻将。生活状态基本上

是睡觉、打牌、赌博，日复一日。没有人来关心，当
然，大家都找不到她。

“我把我妈的房子拿去贷款，还不起就被拍卖了，
害得她没有房子，我姐就记恨我，说房子给了你，妈就

该你管。有时候自己也会内疚和惭愧，但生活就这个样
子了，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给我妈养老，不让她难过，我

自己就过一天算一天。”说起亲姐，张烟雨似乎有所怨言：
我都这么恼火了，她从没有接济过。我这么落魄，他们所有

的人日子都好过得很。
“总之无法面对成都的人。”张烟雨掩面。
在她和母亲的微信对话里，有一条是今年 4 月，85 岁的老

母亲希望她来成都接人，张烟雨直接回复：我哪敢来嘛。
现年 52 岁的张烟雨已经有了退休金，但是她社保账户每月

4000多元一直都没有动。去年，法院在上面划走了4万多元用于还
款。执行法官表示，她肯定知道，只要花走一分钱，就会暴露行踪。

采访的最后，法官来告诉她，关于张母，法院已经着手联系她姐
姐尽快来接人，除了查封的现金，法院给老人留下了 1000 多元生活

费，还留下了法院电话随时联系，并拜托了邻居对老人进行照顾。
“嗯。”张烟雨答应了一声。仿佛被抽光了力气，双手捂着脸，什么都

没有说。

啃老赌博 月消费一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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